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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应用语言学学科定位----迎接语言应用研究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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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国政 

提要  世纪之交的应用语言学学科定位，是语言学的世纪性思考和选择。文章把“应用”定位在使用，把“语

言学”定位在语言（言语）应用方向的研究和开拓，把“应用语言学”定位为“综合性前沿学科”。认为语言

学正阔步迈入语言学的第三世纪──应用研究新世纪。 
 

    对于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定位，已有很多思考和成果。笔者在读了这些文献和参加了中国社科院

应用语言研究所于根元等先生组织的若干讨论后，觉得在这即将进入21世纪的世纪交上，有必要从

更广阔的角度和视野来观察和思考“应用语言学”，并认为这种观察和思考，不仅对于语言学，而

且对于人类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为了使本讨论具有可把握性，本文从“应用”“语言学”和

“应用语言学”的学科战略地位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我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豪气，迈步跨入

语言应用研究的新世纪。 
一  应用语言学 “应用”  的内涵与外延 

    应用，通常与理论相对。如：他是搞（基础）理论的，我是搞（技术）应用的。又如：弟兄

俩，一个读理论物理，一个读应用物理。但是，“应用”通常和理论相对，并非全部或只能与理论

相对。如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1514页给“应用”列出的义项和用例是：“①使

用：～新技术丨这种方法～的最为普遍。②直接用于生活或生产的：～文丨～科学。”从词典列举

的义项及用例看，除了最后一例“应用科学”外，其他3例的“应用”并不直接与理论相对，并且有

的不与理论相对。后者如“～新技术”的“应用”就不能解释为理论的使用，因为没有一个“理论

技术”，技术都是应用性的，并且应用是技术的属性。我们使用的语言，从本质上讲，与技术同

类，只有应用属性。事实上，就没有与理论对立的应用语言部分，虽然可以建构其理论形态。（1）

而语言学是有理论部分和应用部分的，就像其他学问（如物理学、化学）一样。因此，应用，从对

象看，有理论的使用，也有非理论的使用。也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于根元先生在《应用语言学理论

纲要》（第6页）中说：应用语言学包括“应用语言丨学”和“应用丨语言学”。即：应用语言学的

应用内容，或者说，应用语言学“应用”的外延，或曰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语言的应用和

语言学（语言理论）的应用。从理论上讲，我们宜于把应用语言学的“应用”的内涵（即性质）定

位在“使用”，把外延定位在语言的应用和语言学的应用。 
语言的应用，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包括语言符号系统结构规则的应用、语言交际规律和规则

的应用。结构规则、交际规则和规律，是语言的客观形态，是没有条件可讲的“硬”道理，凡语言

的使用者是必须恪守的。因此，对语言应用的研究，从性质上讲，是对语言强制性、强制方式和强

制内容的一种研究。即使是语言使用达到十分艺术的程度，你也只是感悟到语言产生艺术效果的规

则和规律并能自如地使用。否则，即使是登峰造极的艺术档次的表达，也是没有人能理解的。没有

人理解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真实性，因而这种不以规则与规律为依托的艺术表达，事实上也是

不存在的。这里我们可以用王希杰和于根元先生的“潜显理论”和“占位理论”，来表达一般规

则、规律同艺术程度的规则与规律的关系，现有规则同将有规则关系。（2）或者说，我们可用这两

种理论来建立一个“规则-规律”系统的“性质与关系”的假说。即：语言的规则和规律，是一个以

一定的方式和方法开放着的系统，它的具体内容是无限的，人类无论怎么发展，语言科学无论怎么



发达，它都是取之不竭，揭示不尽的。它像一个无比璀璨的艺术品，一经产生，就永远吸引人们去

使用它、迷恋它、探索它和拥有它。 
    但是，语言的规则和规律又是以“潜”“显”两种方式“占位”存在的。其“潜”的内容是无

限的，其“显”的内容是有限的。不过，由于通常规则的“自然”（非人为）主导性和人们心理

“内存”（memory）的有限性，在共时的语言规则系统中，固定显位规则比可让位的显位规则，所

占的比例要多得多。 
    潜、显构成一个连续统。当某个“显”的规则和范畴被舍弃时，一个新的潜规则或范畴就移位

进入显的状态。其中也不排斥一个潜、显规则并存的短暂期。一般认为修辞是超常搭配，或认为某

个作家语言是“违法”构造，其实这些所谓超常和异常（不包括口误、笔误和刊误），是把人们通

常置于潜“位”的规则，显“位”化了。对于一种语言来讲，那些谙熟语言使用的人，一般是熟练

地掌握了显位规则，同时又不同程度悟到了潜位规则，并能把它显位化的人。但是我们又不能对这

些人企望太高。因为就像有些天才表演家，他（/她）一举手一投足就是那么回事，可你要他们教别

人达到他们的层次而无能为力一样，那些创造了语言艺术表达的人，其艺术表达一般只能让你“意

会”，而把“言传”的使命留给了语言应用研究的学者们。这就仿佛是上帝事先有分工似的。因而

仅就这个方面讲，应用语言研究，使命光荣、紧迫，并且任重道远。 
    语言理论的应用，对于应用语言学来讲，目前似应着重考虑理论理解、理论甄别、理论改造和

理论实践等一些个方面。 
    语言理论应用，首先要区分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其次要区别可应用理论和纯基础理论。应用

语言学的应用理论，只能是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成果中的“可应用”部分。不能认为，基础研究的

成果就是理论，更不能认为理论研究的成果就是应用语言学的可应用理论，也不能认为应用研究的

理论都是可用的。一种研究能否算作可应用理论，是由应用对象及应用领域决定的。并且，即便是

可应用理论，还要对其可用度进行甄别，对不合理的部分，对可用而不好用的地方（如果有的

话），必须进行改造。  
    总而言之，应用语言学“应用”的涵义是使用。“使用”是应用的内涵。应用什么和怎样应

用，是应用的外延。应用语言学作为一门学问，首先要明确“应用”的内涵──这门学问的性质，

及“应用”的外延──这门学问的研究对象。因此，凡是与语言使用有关的问题，都是应用语言学

研究的对象。 
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并不是学科对象的人为“扩张”，而是该门学问性质的客观需

要及其理性决定的。至于历史上和现实中，哪些问题由谁研究，哪些问题不由谁研究，那是另外的

问题，个中包含许多历史因素和人为因素。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有交叉，

也没有关系，因为很多交叉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不能为了迁就暂时的学科现实或社会现实

而刻意改变它。 
二  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学”定位 

“应用语言学”与“语言学”的关系，可以有各种理解和各种理论模式。模式不同，应用语言

学所在的学术坐标点不同。笔者以为以下三个观察基点和模式类型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理论基点，“主-辅”模式。即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学”，是关于语言的科学，它的起点

是语言理论或语言的理论研究，理论的延生和发展是应用，其应用语言学是语言理论的应用（包括

教学）。这种“语言学”是由基础研究“主”体和应用（研究）“辅”体两个下位学科构成。这种

模式中的应用语言学，其地位和发展，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学科基点，“并立”模式。即：语言学＝语言哲学＋规律学（本体语言学＋应用语言

学）。在这种模式中，首先“哲学”和“规律学”并立，其次是规律学中的“本体语言学”和“应

用语言学”并立。（3）当语言哲学不考虑或未诞生时，本体语言研究和应用语言研究，平行对等。

如果从我国应用语言学的发展看，可以说，通过许多学者、有关同志，国家语委及许多单位、部门

的共同努力，应用语言学已从“主-辅”模式进入“并立”模式。 
    从下位学科的角度讲，这种变化是来之不易的，也是十分值得珍惜的。但是，从上位学科看，

这两种语言学的定位模式，都是学科的共时内部分工或地盘分割。因而“主-辅”模式和“并立”模

式都是共时下位模式。如果站在世纪之交，俯瞰整个语言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发展，我们可以探讨和

走向“历时”特色的上位理论模式，即── 
    第三，时代基点，特征模式。即：世纪之交和21世纪的语言学，是语言研究的历史发展中以应

用为特征和特色的语言学，是语言学的新阶段、新纪元。和这种模式的语言学相对的，是前几个世



纪以工具为视点的“语文学”，上世纪末和本世纪以本体为中枢的理论语言学。（4）也就是说，语

言学从漫长的工具语文学走来，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本体语言学历程，现在正在昂首阔步地进入应

用语言学新纪元。纵观历史，语言研究从语文学进入语言学，从一个角度看是语言学从附庸走向了

自立，但是从另一角度看，是语言研究作为一个历时的整体工程，自身的必然发展。在“时代-特

征”模式的语言学中，应用研究与原本体研究融合在一起，从第二模式中“并立”的两翼，共同走

向语言学最核心的部位──主体。因此，可以说，“时代-特征”模式的应用研究，是语言学的“新

主体”研究。 
    语言学是人类对于语言的科学认识和学科研究。在其早期，当人类三分世界为天、地、人的时

候，语言是这三者之外的第四者──工具，人们对它的制造和研究，也只能是个别的、零散的。当

语言已经很发达了，人们的研究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历时的列车正从19世纪呼啸开往20世

纪的时候，学者们惊觉地发现：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内部交织着共时和历时两张网，任何语言的

部件都是系统中的部分，任何语言的表现，都是历时发展和共时系统共同作用的产物。要真正弄懂

语言的实质和性能，必须对语言本身进行系统的研究。可能是为了把学科的划时代认识的新的研究

方向定格在这一点上，20世纪的语言学被定义为对语言本身进行研究的科学。语言学的这种定格和

定位，带来了一个语言学系统本体研究的新纪元。在语言系统本体研究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语言

学产生了几乎和它前几个世纪等同的汗牛充栋的成果。 
    但是，就像工具-语文学孕育着本体语言学一样，本体语言学也孕育了应用语言学。因为研究者

们在进行本体研究中越来越发现：语言是一个动态系统，并且这种“动”主要不是历时的变动，而

是现实的“用动”。一种语言用才有生命，用就发展。语言也只有“用”才需要规则和规律，并且

语言的各种要素、规则和规律都是为“用”准备的，也都是“用”的结果。语言历时的变化，只不

过是“用”长期积累所呈现的阶段性差异。离开了共时的用，也就没有历时的变。所以今天语言的

一切研究，21世纪的语言学，应定位为从用的角度和为说明用而进行的科学探索。它的对象和任务

应该为：（1）为“用”所控制的语音系统、语汇-语义系统、语法系统和语用系统及其使用规则、

规律，变化规则和变化规律；（2）语言使用者（包括人和机器）的语言学习和语言使用的类型、方

式、规律以及它们对语言的影响及其语言计划（含教学大纲）和语言政策（含语言规范）的研制；

（3）语言交际研究；（4）语言职业、语言市场和语言产业的研究、论证和实践；（5）语言哲学、

语言研究手段及语言学的学科派生与专业派生，等等。 
    我们应该看到： 
    （一）《语言文字应用》杂志的创刊和发展，中国应用语言学会的成立及其几届年会的召开，

语言哲学对话的开展，一批语言应用研究成果的问世，北京广播学院应用语言学系诞生，都在从不

同的角度向我们昭示：一个应用语言学的新世纪正绽开笑脸向我们迎面走来。 
    （二）中国学者的研究和认识，已为应用语言学新世纪的到来，做好了多种准备。应用研究方

面的准备且不论，就是本体研究最核心的部分──现汉语法研究，其“三个平面”理论，就把语法

研究的对象从语形、语义扩展到语用；（5）其“两个三角”理论中的“小三角”，把语言观察的触

角，从语表、语里伸到了语值；（6）其“隐性语法范畴”的思考，把语法规则，从组形规则、释义

规则推进到传息规则及其相互制约的探求；（7）尤其是汉语功能语法和语言的认知研究，用许多新

的成果和事实不断宣告“语言是一个非自足的系统”，很多制约在语言符号系统之外。所有这些，

都共同表明，中国语言本体研究的应用研究趋向和趋势，已十分醒目。 
    （三）在应用语言世纪，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语言研究的几个最重要的中心之一，甚至有可能

领先。这一点除了语言学界的主观努力和良好素质外，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1）国家发展需要。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是在当今高科技背景下展开的，语言文字处

理、信息产业、对外汉语教学，不仅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具有紧迫性，而且具有战略性。许嘉璐先生

说：“随着社会科学、科学技术的急剧发展，语言在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数字化技术（包括计

算机技术）领域的应用，对语言规律和语言理论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这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

刻，也正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学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8）江蓝生

先生在《开拓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中写道：“当今互联网的使用和快速发展已使之成为一个具有

巨大潜能的新产业，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其信息优势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信息和文化渗透，又从

中获得巨额利润。如何迎战西方网络文化的侵袭，在信息化的道路上扩大汉语阵地，向我国科技界

提出了新的难题。” “在下个世纪，我国仍将处于社会转型期。语言学将继续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



挤压与挑战。”（9）  
    国家发展需要语言的应用研究这一点很多学者都感受到了。不仅《中国语文》《语言文字应

用》《语文建设》等杂志发表的应用研究倾向的文章表明了这一点，就是北大和中国社科院语言所

这些语言研究最本体的单位组织的98国际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其主持人大会的主体发言──《汉

语语法研究所面临的挑战》提出的两个挑战，也旁证了这一点。（10）该发言的第一挑战，题目就是

“来自应用方面的挑战”；第二挑战虽然题目是“来自理论方面的挑战”，但其中有些内容从一方

面看是本体的，而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属于应用的。可以说，国家需要，是我们在语言学世纪新的走

向中，成为世界重要研究中心之一，甚至走在世界前列的有利条件和学科驱动力。 
    （2）思想文化条件。汉语和世界其他发达语言一样，有过自己辉煌的语文学时期，产生了丰富

的成果和经验。就是到了近代，第一部系统仿西文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也是为教学而写作

的。语言学指向应用，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学科基础。近年的语言哲学对话，和着我

们改革开放的思想步伐，吹响了语言研究“思想解放”的号角，对我国语言研究走向应用新世纪，

做了和正在做着高层次的理论准备。历史和现实结合，给我国在语言学世纪新的走向中，成为世界

重要研究中心之一，奠定了和奠定着不可或缺的思想理论基础。 
    3．汉语语言特点。这是我们在语言应用纪元，使汉语的语言研究有可能走在世界前列的客观优

势。虽然不全是“风水轮着转”，但事实是：在语文学的语言世纪，汉藏语和印欧语谁也不比谁有

优势；但是，在语言的本体研究，语言的符号系统，尤其是语法系统，主要是建立在形态和形式

上，这样汉语明显地没有优势；可到了语言应用研究世纪，汉语则不然了，汉语可不受形式的缠绕

而直逼语言应用的规则与规律，并且很可能汉语的语法主轴在语用规则和规律。（11） 
    总之，我们对语言研究走向应用语言学世纪，对汉语研究能迎来一个大有作为的新纪元，充满

了信心。我国的语言工作者应该负起时代和学科的责任，在这世纪之交，为应用语言学的“语言

学”选择一个最为合理的定位，加速把语言学推向和定位在崭新的应用方向。可以说，这也是世界

语言学应共同选择的方向。 
    我们还应有一个较高的近期目标，在21世纪的前10年到20年，在新的语言研究方向上，让中国

的语言学在理论方法上努力做到不依赖进口，并逐步争取走向出口。季羡林先生在给东北师范大

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语言学丛书写的序中说：“中国语言学的探求期才20年的历史。下一个世

纪的前20年，甚至在更长的时期内，都是我们的探求期。我们必然能够找到‘中国的特色’。

只要先‘擒’这个‘王’，我们语言学的前途，正未可限量。只要能摆脱西方理论的影响，充

分发扬我们自己的语言和理论，我们必然能够一反现在无声的情况，在世界语言学界发出我们

的声音，而且是宏亮的声音。在21世纪100年中，同现在这100年比，我们必然能取得辉煌的

成果。我认为，这就是中国语言学界未来的任务，这就是我们探求的方向。”（12）这里笔者

应该指出的是，季先生对中国语言学所提出的殷切希望，只有在语言应用研究的时代和方向

上，才有可能真正变为现实。 

三  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定位 

    应用语言学，是语言学的第三个历史世纪。如果从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看，其语文学世

纪是附庸学科世纪，其本体语言学世纪是独立学科世纪，而现在将要进入的应用语言学世纪是“综

合学科”世纪。这里的所谓“综合学科”，是中枢学科、母体学科和领先学科的意思。就是说，21

世纪的应用语言学，将处于若干学科的中枢地位，能派生许多新的交叉学科和分支学科，能引导和

启发许多学科走向更理想的未来。 
    给应用语言学这样的学科定位，其根据主要是以下几点： 
    第一，语言学的链接力和向心力。现在一般都认为数学是理科的语言学，语言学是文科的数

学。语言学的性质使语言学处于文科的中枢地位，文、理科的桥梁地位。在信息化时代，其他文科

研究信息化、数码化和智能化，可通过语言学方法与手段来实现。但语言学要发挥好这个作用，还

要作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其他学科也要作一些满足各自转化需要的特殊研究。 
    第二，应用语言学的概括力和胶合力。21世纪被认为是生物和信息世纪。这里的生物学不只限

于仿生、合成和克隆（colon），还应包括生物语言与生物交际。动物、植物、甚至非生物的传息破

迷，人类与非人类（包括无生物）的交际沟通，是人类未来特具战略意义的课题。而语言和语言的

应用，从一个方面隐喻着这种沟通实现的前景。一个人是一个小天体，星球是一个大天体，小天体

可以用语言组织起来，大小天体也应是如此，人与生物之间就更不待言了。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应用



研究，具有天然的对人与非人交际沟通、理想相处的潜在概括力和胶合力。当然，应用语言学要充

分发挥这个方面的作用，应加强这个方向的交叉研究和前沿研究。 
    第三，语言和语言学“应用”的孳生力。站在最现实的角度，向内看，语音和语音学的应用、

语义和语义学的应用、语法和语法学的应用、交际和语用学应用的开发，市场前景十分可观；从外

向看，语言应用和其他学科合作，产生的交叉学科，其前景也十分乐观。 
    总之，从更哲学的角度看，语言学的综合前景、超学科前景和超人类前景，是十分诱人的。人

类已在不理解和不理会它类（含它星球）语言和表达的思维模式中，生活若干万年了，现在是否到

了思考换一种模式对待自然和宇宙的时候？如果这样，那么，应用语言学的应用的划时代意义，将

是无与伦比的。 
    笔者十分赞同下面的一段话：“我们要有学术自信心，相信语言学具有独立的不可替代的学术

地位和社会功能，另一方面要调整自己，反思自己，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

的使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13） 
 

附注 
    （1） 索绪尔以来的语言研究，所研究的语言，其终点不是实际的“言语”，而是一种理论“语言”。从语言到言语是应用，反过

来，从言语到语言是理论抽象。（可参看于根元等《语言哲学对话》115－133页）因此，20世纪以来的所谓语言学，实际上是理论语

言学，即语言的理论形态研究。 
    （2） 关于王希杰的潜显理论、于根元的占位理论，可参看郭龙生《语言潜、显理论》，即于根元主编《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第

七章。 
    （3） 语言学的这种模式理论及其内部关系，可参看于根元主编《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263页。 
    （4） “本体”是指语言本身，因此，语言本体研究，是指研究语言符号（系统）本身。 
    （5） 关于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可参看施关淦《关于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胡裕树、范晓《有关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几个问

题》。 
    （6） 语法研究的两个三角是指“普―方―古”大三角和“表―里―值”小三角。小三角的“值”是指句子的语用价值。参看邢福

义《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7） 语法隐性范畴的思考，参看萧国政《现代汉语的隐性语法范畴》，袁毓林 《定语顺序的认知解释及其理论蕴涵》。 
    （8） 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 
    （9） 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10） 陆俭明《汉语语法研究所面临的挑战》一文，载《世界汉语教学》1998年第4期。 
    （11） 江蓝生在《开拓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中说“中国语言学的人文性十分浓厚，这跟汉语自身的特点与我国语文学传统有

关。” 
    （12） 见邢福义《汉语语法学》。 
    （13） 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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